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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了姬炤华、徐萃创作的绘本
《两个天才》，这部作品一经问世
便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
注，其原因正在于它是一部画给
孩子们看的书。或许是因为我
们已经告别童年太久，儿童的世
界离我们渐行渐远；面对孩子
们，我们甚至失去了耐心，我们
总是太急着让他们长大，却总是
不愿意去直面他们成长过程中
所遇到的问题；我们总是急着把
一个现成的世界送给孩子们，却
忘了他们更需要的是探索。而
《两个天才》不仅仅是一本孩子
们喜欢看的书，更是适合孩子们
看的书；其内容不但有通俗易懂
而又清新明丽的文字、色彩丰富
而又活泼生动的图画，更传递给
孩子们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带领
孩子们去面对这个缤纷而又复
杂的世界。

“绘本”太可爱了，可爱到了
我们往往会觉得这只是一种属
于孩子们的书籍。其实，一旦人
们翻开这些绘本，就会立即被里
面的图画和文字吸引，这里边不
但有孩子们的世界，更有自己曾
经的那一份童真。“绘本”不仅仅
属于孩子，还属于由孩子慢慢长
大的成人。

绘本随着图像的语
言功能被发现

“绘本”这个名字带给人们
以小清新的感觉，大多数人都会
认为这是个近些年才流行起来
的新潮名词。的确，“绘本”这个
词对中国来说是新的，它本身就
是个外来语，是日语中“图画书”
的和字写法，“绘本”这两个字简
直把这类书籍的特点展现得淋
漓尽致：“绘”字中显示了创作者
的良苦用心，一笔一画，都显示
出作者的工匠精神；“本”字中则
显示了它与传统意义上“书”的
不同，与那些更侧重于靠“书写”
来呈现意义的书籍不同，作者通
过“绘”这一行为将整本书整合
在了一起，读者不用细究字里行
间的意思，而是通过字与画的结
合来品味作者对这世界的情谊。

然而，抛开“绘本”这个词，
这种将画与文字结合在一起的
书籍样式却有着悠久的历史。
有人说，现代意义上的绘本产生
于19世纪后半叶的欧美，但是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一
种名为“绣像”的书籍样式与绘
本类似，它可以被看作是绘本的

起源。在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屋》中，就曾经提到过
绣像：在三味书屋读书的迅哥用
荆川纸蒙在书中的绣像上，认真
地将其描摹下来，当时很多少
年，在枯燥的私塾里“读的书多
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
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在
老旧中国，之乎者也限制了少年
们的想象力，而书中的一幅幅插
画却把这群孩子的心带到了更
广阔的世界去，那里有金戈铁
马、儿女情长，那里有青山绿水、
草长莺飞。

在鲁迅先生读书的年代，还
有一些报刊杂志也注意到了字
画结合的好处，其中较为著名的
有《点石斋画报》，打开这份报
纸，读者看到的不是密密麻麻的
文字，而是一幅幅的图画；在图
画的右上角，编辑将其中主要内
容以诗词的形式写在上面。无
论是从画面的精美还是从诗词
的工整来说，《点石斋画报》都可
以说是尽善尽美。这种画报将
远在天边的事情直观地呈现给
了读者，读者不必经过从字词到
画面的思维转换便可以了解到
千里之外的场景，无论是新奇的
事物还是壮烈的战场，画面带来
的冲击力与现场感是文字无法
代替的。及至后来，《良友画报》
一纸风靡，纵横上海滩近三十
年，更是证明了绘本这种出版形
式的强大生命力。

但是，无论是绣像还是画
报，虽然他们与绘本在形式上有
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究其内
核，与我们当下说的绘本还是有
一些区别的。绣像和画报中，图
画所呈现的往往只是单个场景
或者单幅画面，图画往往只是描
摹，并不能很好地讲述完整的故
事。而随着图像的语言功能被
渐渐发现，现代意义上的绘本也
随之产生了。

连环画是最早现代
意义上的绘本

不少人在小时候都看过连
环画，可以说，连环画承载着一
代人的童年记忆，其实连环画就
是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绘本。

随着清末民初各类画报的
兴起，图画的重要性渐渐被世
人所公认，1899年，上海文艺书
局出版了《〈三国志演义〉全
图》，这是第一部用多幅画卷渐
次展开的方式来再现文学作品
内容的出版物。《〈三国志演义〉
全图》出版之后带来了不错的
市场反响，众多出版商注意到

了这个商机，一时间，《水浒传》
《西游记》等都被改编成多幅画
卷的形式，并命其名曰“连环图
画”。很快，连环图画就从古典
文学的藩篱中走出，许多兼具画
家与文学家才能的大师们开始
用这种形式来记录当时人们的
生活，这里边最有名的恐怕就是
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他塑造
了一个三根头发的大脑袋男孩
的形象，用男孩一则则的故事组
成了生动的时代画面。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宣传
革命思想的需要，连环图画这种艺
术形式越来越被重视，人们简称之
为“连环画”，这个名字较之“连环
图画”更加简洁，也更加顺口，于
是，竟成为它的官方名字。此时，
一些具有极强时代性的文学作品，
如《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
也被改编成连环画，它们正如一
双双翅膀，带着革命时代昂扬的
斗志，飞进了人们的心中。

虽然连环画在形式上已经
非常接近我们当下所说的绘本
了，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些微
的差别。连环画又被称为“伢伢
书”“小人书”，可见，读者一开始
就是将其作为儿童读物去对待
的，这就势必会导致其故事被简
单化，与当下绘本相比，连环画
更注重的是把故事讲明白而并
不太注意挖掘故事中人物的心
理活动。

随着1980年代之后电视、
电影等视觉媒体的兴起，连环画
讲故事的功能逐渐被人们所忽
视，在很长一段时间，连环画淡出
了人们的视野。但是，淡出并不
意味着消亡，经历了长达十余年
的沉寂，连环画一面反思自身存
在的问题，一面吸收国外方兴未
艾的绘本文化的优长，于是，在新
千年前后，当来自宝岛台湾的廖
福彬以“几米”为笔名出版了一批
被称之为“绘本”的作品时，整个

中国都为之震惊：几米在简单而
色彩丰富的图像中不仅完整地呈
现出了一则则感人至深的故事，
更将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对世界
的理解融入其中。几米的出现带
动了中国绘本的发展，一批和几
米对艺术有着相似见解的年轻人
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中，连环画中
叙述性的文字被诗意的话语所代
替，在诗与画的交融中有着孩子
们的成长故事和成年人的心灵简
史交织。读着这些故事，孩子们
慢慢地长大，理解了世界的复杂；
成年人们放下了执念，接受着人
间的善意。

中国绘本需要承担
五千年文明形象

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
煌的成绩，但是相比其他艺术形
式而言，绘本在中国的发展仍然
相对缓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
大多数绘本都是对外国经典绘
本作品的模仿，而较少有源自我
们中国的创意。

当下的许多绘本作家都不
避讳其创意来自国外经典绘本
作品，如《小王子》等等，这些作
品中的许多内容虽然能给中国
的读者带来感动，但是，那种源
自于文化上的隔离感却是挥之
不去的。与那些放诸四海而皆
可的概念化的人物形象相比，中
国的绘本发展更需要的是一些
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五千年悠
久文明的形象。

近年来，这一问题也渐渐被
一些绘本作者所重视，一批融汇
中西的绘本作品也陆续不断地问
世，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例如

“绘本中国”系列，源自中国民间
故事的文字配上浓浓中国风的图
画，可爱中不失厚重，儿童读之能
够增长阅历，成人读之可以找回
童心。可以说，中国绘本的未来，
就在“中国”这两个字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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